
第一章 

三年前，陳空被韓斂一腳踹進監獄的事，一直被大家當成「笑話」。如今，三年

後這個笑話升級成了「童話」— 

一個一無是處的中年大叔，一夜之間跟英俊多金的年輕男人成了一對「戀人」，

共同譜寫的一齣現代版「灰姑娘與王子」童話。 

所以說，世事無常，人生會發生什麼是很難預料到的。 

事實上，直到如今，陳空對韓斂的感覺仍是有點難以言喻的，他雖然並非完全排

斥男人，但是離能接受男人還是有些距離。然而三年前他見到韓斂的第一眼，心

跳陡然加快了一秒卻是不爭的事實。 

事到如今再去想那是什麼感覺沒有太大意義，而且，能擁有韓斂這樣的男人，或

者說被韓斂擁有，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件很刺激的事。 

陳空對別人是怎麼看他，其實並沒有那麼在意，他對流言這種東西向來都不屑一

顧。他本來就不是什麼正經人，以前走在大馬路上被小學生指著說是「流氓壞蛋」

也不是一、兩次了，而每次他都會拿掉嘴上的煙朝他們「和藹」一笑，然後嚇得

小朋友們哭著回家找媽媽。 

沒錯！他就是流氓，還怕別人說什麼！ 

但是，他沒想到他以前根本沒有什麼八卦值得別人去散布，所以一直沒有感受到

這玩意的殺傷力有多大。可自從跟韓斂扯上關係之後，他總算切身體會到什麼叫

「人言可畏」了。 

流氓也好！壞蛋也罷！他什麼都能忍，就是忍不下別人說他是韓斂的小白臉！ 

陳空是一路罵著回到自己兩房一廳的家中，如果他手上有把刀，他甚至不敢保證

自己會不會一路砍著回來。 

他發誓，今後再也不會跟韓斂一起去吃該死的早餐了！不！再也不會跟韓斂一起

出現在公共場合！ 

脫掉鞋進屋，一屁股坐到沙發上，陳空用力哼著氣，專門為出席高級場所而訂做

的西裝也被他的粗魯壓出褶痕。 

衣服剛做好付錢的時候，他心疼得心肝脾胃腎一起抽筋，但當某人在旁邊悠閒地

說：「不過是件衣服而已，都說了你捨不得的話我買給你。」 

就為這句話，他就算「五臟俱毀」也要自己掏錢！ 

不是他打腫臉充胖子，而是他不想讓韓斂自我感覺良好。 

雖然他們已是這種關係，但彼此都是男人，像個女人一樣吃穿用度都要別人付錢

像什麼話！ 

在口袋裡亂摸一通，掏出煙盒抽出一根，剛放到嘴裡還沒來得及點，身後傳來一

陣開門聲。 

他不用回頭也知道是誰，他明明把門關上了，而有他家鑰匙的，目前除了他自己

之外，就只有那一個人了。 

「你怎麼自己先回來了？」 

一抬頭，就見韓斂慢悠悠地向他走來，一手插在口袋裡，那姿勢就像模特兒走伸



展台似的，看得陳空心頭一陣不爽。 

話說如果這世上有人喜歡韓斂，但跟他的長相絲毫無關的話，陳空應該可以算其

中之一。 

「哼！」鼻孔哼出聲冷氣，陳空別過頭拿出打火機點煙，「不回來幹什麼？在那

裡繼續丟人？」 

韓斂揚起嘴角微微一笑，走到他旁邊坐下。 

「離我遠點！」陳空眉一皺，往旁邊挪了挪，轉過頭對韓斂說：「我們兩個現在

最好保持距離，省得有些人誤會我們的關係，傳出去造成不好的影響！」 

雖然這些都是氣話，不過陳空也有幾分認真，畢竟八卦總是八分玩笑兩分事實，

他的語氣還是有一點提醒的意思。 

看著他彆扭的臉，韓斂輕笑一聲，伸手把他嘴裡的煙拿來放進自己嘴裡。 

兩人一起抽一根煙的習慣，已經從以前的辦完事之後發展到現在的隨時隨地了，

不知道這可不可以說是他們感情的昇華？ 

「還在生氣？」 

陳空不說話，默默拿起煙又點了一根，整個人散發出憂鬱頹廢的氣息。 

事情得從今天早上說起— 

韓斂的生活品質一向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當然也包括陳空。畢竟一個是天

生的「黑道公子」，一個是後天墮落的「市井混混」，自然不能相提並論。 

雖然現在陳空的層次也提高了不少，但有些事情一旦用幾年時間形成習慣，要改

變還是不容易的。比如吃早餐。 

陳空喜歡在路邊的早點攤喝十塊錢一碗的豆漿或者米漿，再來個蛋餅、包子什麼

的。 

而韓斂的習慣是在去公司的路上，到經常光顧的西餐廳吃廚師特製的精緻早餐，

或者有空的時候在家裡吃自己飯店的大廚精心準備，並外送到家的中式餐點。 

陳空看了幾次，不屑的嗤道：「那根本就是燒錢！」 

於是，今天早上韓斂就拉著陳空去燒錢了。 

有人願意當冤大頭，陳空也想見識一下一頓就能吃掉他好幾個星期生活費的早餐

到底是什麼樣子，反正不是他出錢。 

兩人剛進餐廳沒走幾步，不遠處幾個腦滿腸肥，看起來不是什麼好東西的男人就

朝他們這邊看。 

本來陳空也不在意，以為是韓斂認識的人，他是猜對了，對方的確認識韓斂，不

單如此，還認識他。 

就在韓斂和陳空一前一後從那幾人面前經過時，其中一個突然低下頭，對著陳空

指指點點。 

「看到沒？就是那個男人，現在是韓斂的那個！」那人伸出小手指勾了勾，「聽

說以前也是個小幫派的老大，現在成了韓斂的小白臉，男人吃男人的軟飯……」 

其實，他聲音並不算大，不仔細聽肯定聽不見的。偏偏陳空就是仔細聽了，而且

他對自己的聽力向來自豪，一字一句都聽清楚了。 



那一瞬間，他發現自己不想吃早餐了。他想吃人！ 

「就他那樣的？也太老了點吧？看長相也不怎麼樣啊—」 

「嘿嘿！老的才耐操，說不定人家在床上夠厲害呢！」 

「我操你媽的！」他們的「小白臉有什麼本事」的問題還沒討論完，當事人已經

像炮彈一樣朝他們衝了過來，舉起拳頭就是一頓痛揍。 

「誰是小白臉？啊！你他媽的說誰是小白臉？」 

這幾個明顯運動量不足的男人哪是在搬家中練出一身肌肉的陳空對手，他幾拳下

來對方就全趴了，陳空揍完了不解氣，還改用腳踹，邊踹邊罵，「你他媽的才是

小白臉！」 

在場的其他人除了韓斂，包括餐廳服務生都嚇傻了，等幾個服務生急急忙忙過來

阻止時，陳空已經發洩完畢，扭頭走人了。 

陳空覺得自己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創傷。 

他不介意同性戀，反正自己沒爹沒娘，也沒有傳宗接代的問題。女人他也懶得再

去找，反正除了上面少兩點下面多一點，韓斂從長相到身材各方面都在水準之

上，雖然有時候有點心狠手辣，但女人狠起來可不比男人差。 

他也不介意當下面那個，反正不管上面、下面總有一個得當吧！只要兩個人都有

爽到就好。 

但陳空絕對不能忍受自己像被韓斂包養一樣，他從頭到尾可沒拿過對方一毛錢！ 

他決定了，他得自立！不說要跟韓斂平起平坐，至少也得混得有頭有臉。 

以前陳空跟韓斂較勁是因為男人之間的恩怨，現在，他要爭取的是身為男人的尊

嚴！ 

只是在想這些的時候，他早被韓斂壓在沙發上親得天昏地暗，志氣很夠，底氣倒

是有些不足。 

「唔唔！」喘不過氣了！陳空死命拍著韓斂的背，示意他得停了，否則就出人命

了。 

韓斂稍稍抬起頭，給雙方一點喘息的空間。陳空拚命地呼吸著久違的新鮮空氣。 

「你鬧彆扭的時候真可愛！」韓斂邊說邊用自己的鼻尖蹭陳空的，像隻討好主人

的大型犬。 

陳空已經被「誇」習慣了，所以只是翻翻白眼權充回應。 

他一直不懂，韓斂到底喜歡他哪裡？或者說，這個人怎麼會喜歡他的？ 

 

陳空回來了。 

陳空的兄弟們激動得簡直要熱淚盈眶，只是在激動的同時，難免旁敲側擊的打聽

之前陳空消失時，留下的那張提款卡的密碼。而陳空的回答是一腳踹在大明的屁

股上。 

「那張卡裡的錢是我走之後給你們的遣散費，現在我回來了，遣散費也就取消

了！你們他媽的少給我打歪主意！」 

那可是他的私房錢，本來是打算娶老婆用的！如今這個用途取消了，就留給自己



當養老金吧！ 

那天之後，陳空想了很多。以前是情勢所逼，現在他準備重新開始，好好混出一

番名堂來！到時再跟韓斂並肩走在街上，誰叫韓斂一聲「韓少」就得叫他陳空一

聲「空爺」！ 

只不過是繼續幹以前的買賣，還是另謀出路？這是陳空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他也

徵求過其他人的意見，結果那群小弟都比他還沒主見。 

「要不，我們搞搬運吧？」陳空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這個主意。 

眾人一片茫然。然後大明第一個反應過來。 

「大哥！運白粉還是運槍？」 

陳空差點甩他兩巴掌，「去你的，你就不能『含蓄』一點？」 

大明摸摸鼻子縮回去了。 

哼了哼，陳空拉起白色背心的衣角擦了擦下巴。 

大概是搬家工人當太久了，他還保留著當時的一些習慣，比如經常把毛巾掛在脖

子上，每天不搬點東西就渾身不舒服。一身力氣憋著無處發洩，好幾次他都衝動

得差點在床上把韓斂撲倒！ 

不過韓斂每次都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段化險為夷，只要下面動快一點、上面親

深一點，修長的手指找到弱點下工夫，陳空就馬上渾身酥軟的不知身在何處，最

後多餘的衝動和慾望一起發洩了！ 

畢竟年齡的差距明擺著，而且韓斂有的不僅是體力，還有技術，這一點，身為男

人的陳空也承認自己望塵莫及。 

「搬運！就是開搬家公司！」陳空雙手交握，身體往椅背上一靠，很平靜地宣布

了他的決定。 

話音剛落，其他人沉默了三秒之後反應過來了，馬上像往冷水裡扔鐵塊，全部沸

騰起來！ 

「有沒有搞錯啊，大哥？讓我們去當搬家工人？」 

「是啊！搬家工人跟苦力有什麼差別？」 

「不行不行！我這麼瘦，沒力氣的—」 

你一句我一句，到最後陳空也聽不清楚他們到底在說什麼，無非就是些自己年紀

一把、體力不如當年那一套。 

墮落！真是墮落！陳空抬起手，一掌拍在桌面上。 

「夠了！」 

就算離開過一陣子，陳空當年的狠勁仍在，下一秒所有人全部閉上嘴，房間裡鴉

雀無聲。 

陳空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大明等一群手下。 

「搬家工人怎麼了？苦力又怎麼了？搬家工人和苦力也是靠自己吃飯的！」他指

尖來回指著一群不爭氣的男人，「看看你們！成天就知道吃飽睡、睡飽吃！比豬

圈裡的豬還懶！」 

他又指大明，「你看看自己的肚子！二十幾歲的人腰圍比我還大兩吋！再過兩年



啤酒肚都要出來了！」 

手指接著往旁邊一移，「老李，不是我說你，你看看你那一臉肥肉，垂下來都快

比沙皮狗還誇張！難怪你老婆老是要跟你鬧離婚，想當年你也是個美男子，怎麼

墮落成這樣了？」 

再指後面那個一直縮著的瘦子，「還有你！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臉，臉色跟幾千

年前的殭屍差不多，人家那是幾千年沒動過，你呢？再虛下去，你就能直接進棺

材了！」 

陳空的毒舌讓一屋子人顏面無光，可也不得不承認他說的都是事實。 

一圈看下來，好像也只有陳空一人算健康，身上穿了條寬鬆的舊牛仔褲，緊身的

工字白背心，襯著一身古銅色肌肉，還真有幾分健美先生的味道，雖然沒那麼誇

張，但人確實看起來年輕不少。 

「看看！這一身力氣都是靠搬家練出來的！」拍著自己的胸口，陳空展示著自己

的鍛練成果。 

他像模特兒似的站在中間讓眾人「瞻仰」了一番，最後大家都對開搬家公司的決

定沒那麼抗拒了。 

陳空坐回原位，看著眾人，嘆了口氣。 

「我知道大夥心裡想什麼。以前我們都是幹些不正經的勾當，現在突然要洗白做

正經生意了，難免會不習慣，傳出去也可能被道上的人笑，但是既然決定走這一

步了，就不要顧忌太多。至少我們幹的事是合法、能見光的，到時候說自己幹什

麼，比那些人底氣足！」 

沒有人出聲了。 

上次一群人因為毒品進了一次監獄，大家是真怕了。幾乎是每個人都抱著必死無

疑的想法。出來後，也想過再這麼混下去，搞不好哪天進去了，就真出不來了，

在岸邊上走，總有失足的一天。 

「其實—」大明揉了揉鼻子，開口說：「搬家工人也沒什麼不好！挺酷的！」 

「呵呵，也是啊！」其他人紛紛開始附和。 

「能練出一身力氣也不錯—」 

「你那點力氣也就只能在床上哄女人了！」 

這話引起一陣哄堂大笑，陳空揚起嘴角，看著一群人打鬧成一片。 

於是，陳空宣布從這一刻起，他們正式「從良」了！ 

就在大家正暢想未來的時候，突然有人按門鈴。陳空才在疑惑誰會來時，大明先

一步起身去開門。 

「噢，你來啦？」大明招呼著門外的人，聲音裡有點興奮的感覺。 

陳空轉過頭想繞過他看看門外的是誰，而大明這時剛好移開身體，把那人拉了進

來，對陳空說：「大哥，這是新加入的小仁！今天特地過來見你的！」 

現在有誰會加入這個落魄的幫派？ 

疑惑的同時，陳空抬頭跟進來的人四目相對，呃—挺英俊的一個男人，叫什麼來

著？ 



小人？ 

看了看這位新來的「小人」，他不禁暗想：如果這小子早點來，那自己剛才那一

番話可能就沒那麼有說服力了。 

「小人」的出現，感覺就像是給這個「老弱病殘」的團體注入一股新生力量，不

過陳空感嘆他來得不是時間，剛加入就要轉行做搬家工人，注定英雄無用武之地

了。 

「大哥！你一直盯著小仁幹什麼啊？」大明的聲音喚醒了陳空，同時也讓他發現

自己的視線從剛才開始一直盯著門口那個新人。 

瞬間，臉上有點掛不住了。 

不過，光說他，大明也太不公平了，因為那個「小人」也一直盯著他，彼此彼此。 

「咳！」清了清嗓子，陳空不動聲色地移開視線，從沙發上站起來，問大明，「他

是你帶來的？」 

大明連連點頭，為兩人介紹，「小仁，這就是我們大哥！還不快叫人！」 

很久沒有這種情況了，陳空覺得有點彆扭。和他相比，「小人」就豪放得多了，

自始至終視線都沒離開過陳空，就算被發現了也不避開，弄得陳空覺得是自己想

太多。 

「空哥。」聲音不卑不亢，但恭敬的意味一分不少。 

陳空點了點頭，「嗯！」想了想又問：「你叫什麼名字？」 

「袁義仁。」 

陳空聽了他的名字，肯定了那個「人」不是小人的「人」，應該是仁義的「仁」。 

打量了下眼前的小夥子，年紀看上去不大，至少不會比韓斂大，衣服穿得很正常，

跟旁邊一群人比起來還算樸素。不過受到韓斂高品味的薰陶，陳空還是看出來那

一身衣服雖然看起來沒什麼特別，但價錢絕對不便宜。 

這年頭，越貴的東西越是深藏不露，那些花稍的東西絕對高貴不到哪去！ 

「過去坐吧！」陳空看著袁義仁，隨意地點了點頭。他一時間有些搞不清楚這人

的來歷了。 

袁義仁微微一笑，像個大孩子似的「嗯」了一聲，有種高中男生般的清純。 

陳空不禁感嘆，好好一個孩子竟然想來混黑道。 

袁義仁不是空著手來的，進門時已經先把手裡兩個大袋子放在桌上，跟陳空說完

話，一轉身，東西被分得差不多了。 

「小仁你真是的！和我們又不是第一次見面，客氣什麼啊？」 

袋子裡是上等啤酒、進口零食和很多真空包裝的熟食，都是知名的牌子，當然價

格也很知名。 

「這下有口福了！小仁，你這次大出血啊！」 

袁義仁揚起嘴角，轉過頭看著陳空，「第一次見空哥，不知道空哥喜歡什麼，所

以就隨便買了點。」 

陳空剛坐回沙發上，正準備點煙，被他這麼一說，連煙都忘記點了。所有人也都

看著他，這群人從來沒這麼團結過。 



「呃—」被盯得有些莫名其妙，陳空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只好低吼一聲，「看

什麼看！看我能看飽啊！吃你們的！」 

其他人聽話的轉過頭不再看他，繼續分食。 

陳空哼了聲轉過頭繼續點煙，只是手裡的打火機還沒打開，另一手就拿著點了火

的打火機遞到他面前。 

一抬頭，袁義仁正看著他微笑。 

沒說什麼，陳空就著他的火把煙點著了。一口還沒吸完，袁義仁又遞給他一罐啤

酒。 

「空哥也喝一點吧！」 

剛才說這些都是為自己買的，他不喝的話也有點不給面子了。想了想，陳空伸手

接了過來。袁義仁也沒走，就在他旁邊坐下，看樣子，是要跟他說什麼。 

陳空一手煙一手酒，不知道是先抽煙好還是先喝酒好，袁義仁竟伸手過來幫他把

啤酒打開了。 

這還真是服務到家了！ 

陳空頓時有種無言的感覺。不過還是喝了一口。啤酒冰冰爽爽的，感覺倒還不錯。 

袁義仁看著他，笑了一聲，說：「空哥果然跟明哥他們說的一樣—」 

「嗯？」陳空轉過頭看他，又看了眼那邊已經開始喝酒划拳的傢伙，「他們說我

什麼？」 

「呵呵～」袁義仁笑而不語，只是盯著陳空，弄得他突然覺得背後一陣發涼。 

陳空仰頭又喝了一大口啤酒，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思考的時間，他總覺得眼前這小

子和他身上的衣服一樣，有種深藏不露的味道。 

「你是大明帶進來的？」 

「嗯！」 

「怎麼會想加入我們？」 

袁義仁沉默幾秒，然後似笑非笑地說：「如果我說是為了空哥，你信嗎？」 

陳空楞住了。他記得自己這幫派是「黑社會」不是「影迷會」吧？為他而來？他

陳空還不至於出名到有人慕名而來吧？ 

見他不語，袁義仁沒再說下去，只是笑了笑，突然喊了一聲，「空哥！」 

「啊？」 

「這裡沾到了—」 

陳空還沒明白他的意思，就見袁義仁稍稍向自己靠了過來，然後對方的手指從自

己唇邊擦過，很柔軟的感覺。但陳空渾身都僵了。 

除了韓斂，他還沒被哪個男人這樣碰過。 

而袁義仁又彷彿沒刺激夠他似的，把手指放到嘴裡舔了下。然後一臉無辜地看著

陳空，好像自己剛才做的事再普通不過。 

那種眼神和表情，陳空真要以為是自己想歪了。 

只不過是一時順手抹了一下，陳空在心裡給自己「催眠」，在袁義仁的注視下，

一口一口地喝著啤酒，直到整罐啤酒見了底，他才發現自己連這小子幾歲都沒問



出來。 

第二章 

第二天，陳空跟韓斂約好了一起吃飯。兩人雖然已經不是普通關係了，但也還沒

到同吃同住的地步，當然誰也沒有開口提過同居的事。所以，有時纏綿之後，其

中一人獨自離開也是常有的事。 

陳空一直沒問韓斂是怎麼想的，而他心裡想的是什麼，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他有時候甚至會覺得兩人一起吃飯上床好像只是例行公事。但除了這些，陳空想

不出他和韓斂在一起還能幹什麼。 

有些東西，在他們之間，並不現實。 

這次在韓斂的別墅裡吃飯，廚師準備的料理味道自然也是頂級的。只是雖然美

味，陳空還是吃得心不在焉，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看他一會了，韓斂終於放下筷子，雙手優雅地十指交攏，問：「你在想什麼呢？」 

被他這麼一問，陳空才把嚼了快一分鐘的雞肉吞下去。 

把視線從一桌子食物上移開，抬頭看著他，韓斂也看著他，等他的答案。 

陳空想了想，站起來繞過比一般尺寸大一些的餐桌，走到韓斂面前，伸手在他唇

上抹了一下。 

韓斂眉頭一挑，看著陳空把手指放進嘴裡。 

「沾到了。」陳空很「無辜」地說，事實上什麼都沒沾到，但他想試試看這樣做，

對方會有什麼反應。 

一開始，韓斂是沒什麼反應的。 

陳空正要鬆一口氣，韓斂突然問：「你是故意的？」 

的確是故意的，不過不能說。 

「你覺得我這是什麼意思？」他比較想知道這個。 

韓斂邪氣一笑，伸手把他拉到自己懷裡，陳空措手不及，連掙扎也來不及。 

「你這是在勾引我？」 

這回，陳空是真的忘記要掙扎了。勾引？不會吧— 

「我都不知道原來你這麼飢渴，還沒吃完飯就想要了！」韓斂用力捏了下他的屁

股，仍然彈性十足、手感一流。 

「不過也對，我們還沒在餐桌上做過吧？」 

還沒等陳空想出「勾引」兩字所涵蓋的意義時，韓斂就提出這個邪惡的問題，而

且開始身體力行。 

古人云：飽暖思淫慾。陳空贊成，可他不解的是，自己好像還沒吃飽，怎麼就被

淫上了呢？ 

飯才吃到一半，他就被韓斂壓在桌沿上，滿桌佳肴一大半都被推到一邊，但地方

還是不夠。 

陳空的身體折成九十度，上半身趴在桌上已是極限，下巴還得抬起來，不然就得

往湯碗裡擱了，兩隻手也沒地方擺，整個身體只靠著胸口到腰部支撐著。 

喘著粗氣，他的身體直發顫。 



韓斂已經毫不客氣和猶豫地把他的褲子褪下來，圓潤挺翹的臀部包在黑色內褲

裡，誘惑力十足，再加上陳空現在的姿勢讓屁股翹得更高，臀部線條清晰可見。 

韓斂站在他身後伸手在他臀上捏了一把，笑問：「怎麼樣？這個姿勢很刺激吧？」 

「刺激個屁！」陳空臀部的肌肉下意識收縮了下，低吼一聲，「你就不能正常點

嗎？吃完飯再做會死啊？」話音剛落，他就感覺下身一涼，原來說話的時候，韓

斂已經把他的內褲扯下來了。 

小內褲彈性良好，且布料又薄又少，是韓斂送給陳空的第一份禮物，價格不菲，

而且韓斂還服務到家，親自幫他把「禮物」穿上，雖然沒幾分鐘又脫下來了。就

那頭狼的說法，這就是這份禮物的「深意」所在。 

雖然知道他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也不是第一次了，不過當那又粗又硬的東西頂住

自己下體的時候，陳空還是忍不住嚥了嚥口水，灼熱的頂端一下接一下地在後穴

摩擦著，感覺像是要趁他不注意時闖進去一般。 

陳空害怕了，肉體還沒被蹂躪，精神先被折磨了。 

「我、我說你等會—」他轉過頭瞪著韓斂。 

「嗯？」韓斂彎下腰，捏著他的下巴吻住他。這種時候，親吻的氣氛異常美好，

連陳空也拒絕不了。 

兩人沉迷的親了一會，性慾被慢慢撩了起來，陳空感覺也來了，只是直到他感覺

自己那裡在慢慢被撐開，滿腦子的綺想一下子全碎了。 

「停停停！你給我停下！」他急忙別過頭推開韓斂，轉過身來，「靠！你好歹潤

滑一下啊！」要是這麼直接進去，非要掉他半條老命不可！ 

韓斂輕聲一笑，手放到他屁股上，緩緩揉搓著兩邊臀瓣，問：「要我幫你舔嗎？」 

該死的變態嗜好！陳空咬牙，他可不覺得舔那裡是什麼有趣的事情，怎麼樣都沒

辦法接受。 

「不用！」不過看韓斂的表情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他急忙轉過身，七手八腳地在

一堆調味料裡找能用的東西。 

醬油太鹹、醋太酸，油裡混著味精和鹽，又不是要醃肉，最後陳空心一橫，把一

只玻璃碗遞到韓斂面前。 

「用這個！」 

韓斂低頭一看，蔬菜水果沙拉！ 

紅紅綠綠的果實和葉子拌一起，顏色很繽紛，再加上裡面奶色的沙拉醬，很能挑

起人的食慾。 

不過，某些時候，食慾沒有性慾重要的。尤其一抬頭，陳空正捧著一只大碗，眼

神濕漉漉的看著他時，和食物比起來，韓斂想吃掉的絕對是他。 

手指伸進沙拉裡挖了一小坨醬，韓斂把手指伸進陳空嘴裡，輕輕攪拌著，一邊面

帶笑意地盯著他。 

陳空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不過東西都送到嘴裡了不吃也不行。直到他把對方手

指上的東西舔光之後，韓斂問了一句，「味道像不像我的東西？」 

他牙一咬，差點把韓斂的手指頭咬下來，剛才吃進去的東西也變了味，氣得陳空



拉開韓斂的手。 

「你就不能別這麼噁心嗎？」 

「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沒吃過。」韓斂說得他在小題大做似的。 

「我—啊！」陳空還沒接下去罵，韓斂已經先發制人，手伸到他身後，被他舔過

的手指就著濕潤進到他的身體裡。 

陳空咬牙不出聲，沒弄幾下韓斂就抽了出來，接著抬起他一條腿掛在腰間，換上

自己的東西頂了進去。 

這個感覺可不是手指能比的，陳空仰起頭，嘴裡發出陣陣抽氣聲，兩隻手緊緊抓

住韓斂的衣服，沾了他一身油污。 

接下來，整張桌子都微微晃動起來，還夾雜著瓷器碰撞的細碎聲響。 

在還能思考時，陳空突然想起來，他還沒告訴韓斂自己要開公司的事。不過，也

許對方根本就不會在意這些，說了也不過多此一舉而已。 

 

接下來一連幾天，陳空都和大明他們一起挑選公司的位址，地點要好、風水要好，

當然，價錢也要好，各種條件加在一起的結果就是，好幾天過去了，還是沒找到

中意的。 

最後大家決定分頭行動，把搜尋範圍擴大，然後再挑出較為滿意的一起集中篩選。 

第一次開公司，誰都沒有經驗，一開始總會不太順利，好在大家都沒抱怨，所以，

整體而言陳空很滿意，幹勁也很足。 

這天早上八點不到，陳空就坐在路邊早餐攤吃早餐。 

平民風味的鹹豆漿一碗，外加一粒荷包蛋，還有顆肉包，這幾天的運動量大，得

吃好一些。 

喝豆漿的時候，手機放在一邊，陳空有意無意地瞄幾眼。已經有兩、三天沒跟韓

斂聯絡了，雖然他不是要天天見面的那種戀愛方法，那對他們來說也不現實，但

是，他們畢竟現在— 

也找不出什麼形容詞，陳空皺了皺眉，突然感覺好像有人在看他，一抬頭，發現

身邊不知道什麼時候站了個小男孩。大約十幾歲，小臉清清秀秀的，只是有點髒，

不過衣著勉強算是整齊。 

男孩一動不動地盯著陳空—手裡的碗，好像從沒見過鹹豆漿一樣。 

被他盯得渾身不自在，陳空嘆了口氣，放下碗，拿起旁邊還沒動過的包子遞給他。 

男孩沒有伸手接，只是看著他。 

「喏，吃吧！你不吃，大叔我也吃不下去了。」說完，陳空故意齜牙咧嘴地笑了

笑。 

以前他這麼一笑，能嚇跑一群小孩，不過現在的小孩明顯膽子大了。男孩面無表

情看了看他，伸手接過了包子。 

熱呼呼的大包子，香氣誘人。 

見他接了，陳空笑了笑，低下頭繼續吃荷包蛋，最後捧起碗把剩下的豆漿喝掉— 

「爸爸！」 



「咳！」一個不留神，陳空嗆得豆漿沒喝到，全跑到鼻子裡了。 

 

大清早的路邊攤，一大一小的父子倆坐在桌邊，兒子津津有味地吃著熱騰騰的蛋

餅，偶爾還伸手拿顆包子，爸爸在一旁眼也不眨地看著他，怎麼看都是個父慈子

孝的畫面。 

陳空曾經不止一次地想像過這個畫面，只是現在夢想成真了，卻沒有享受天倫之

樂的感覺，只覺得彆扭。 

看那孩子吃得差不多了，他盡量心平氣和地問：「小朋友，你家在哪裡啊？」為

了不嚇到人，他連嘴角都笑僵了。 

男孩頭也不抬，更別說回答他了，大口吃蛋餅的樣子倒是跟陳空很像。 

陳空嘴角抽搐了下，在心裡對自己說雖然老子教訓兒子是天經地義，但在沒弄清

楚事情真相之前，不能隨便動手。 

「我說—小朋友啊！東西可以亂吃，但話可不能亂說啊！」 

一顆包子換一個兒子，這未免賺太大了。 

「嗝！」男孩抬起頭打了個飽嗝，露出一抹滿足的表情，看來應該是很久沒吃飽

了。他抹了下嘴角，這才抬起頭看陳空。 

「你不相信我？」 

廢話！「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男孩伸手拿起一顆肉包放到嘴邊咬一口，這已經是第三

顆了。這小鬼人瘦瘦小小的，胃口倒是不小，也可能是餓久了，吃著包子的表情

顯得很幸福。 

「你私生活不是很亂嗎？不小心在哪個女人肚子裡留了種也很正常啊！」 

「靠！」陳空還是忍不住爆了粗口。這小孩子誰教的？怎麼說話這麼口沒遮攔？ 

「小子，誰告訴你我私生活很亂的？」他好多年沒碰女人了，論貞潔誰能比得上

他！ 

「我媽說的。」男孩吃完了包子，剛準備再伸手去拿，整盤包子突然被端走了。 

「不許吃了！都吃幾顆了，你想撐死啊！還有，把話說清楚了再吃也不遲！」板

起臉，陳空恐嚇道。 

但男孩只是撇了撇嘴，有點不情願地收回手。 

陳空繼續問：「你媽是誰？」 

「這要問你吧？」 

「我怎麼知道？」 

「哼！」男孩冷哼一聲，一臉老成的白了陳空一眼，「還說你私生活不亂！女人

多得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 

這輩子第一次被個小孩堵得啞口無言，陳空只覺得又窩囊又冤枉。 

說到孩子，陳空真的沒什麼概念。 

記得剛進監獄那時，有個女人懷了他的孩子，出獄後本想找她一家團圓的，結果

女人已經拿掉孩子還跟別的男人結婚生子了。而且她還告訴他那個孩子根本就不



是他的種—世間有幾個男人能一連承受這麼多打擊，而且個個都是致命的。 

雖然他是挺過來了，但現在再想起，無疑等於再受一次折磨。 

伸手抹了下臉，陳空再次從頭到腳打量了遍眼前的孩子，還是找不出跟自己一點

相似的地方。當然，不排除這孩子長得像他媽。 

這個暫且不論。 

「你叫什麼名字？」 

「陳風。」 

「你媽讓你姓陳？」陳空驚訝。按理說這種的不都是會從母姓嗎？ 

「我媽說跟你姓，好讓她記住你這個死沒良心的對我們母子始亂終棄。」 

陳空整臉張都要扭曲了，心想自己這「孩子的媽」還真夠烈。 

「小子，你幾歲了？」 

「十歲。」 

又一次被驚到，陳空以為他至少十五了。這小子也太老成了！雖然長得瘦小點，

但他一直以為只是發育不良。 

陳空回憶起自己十年前在幹麼？雖然時間太久記不清了，但那時候他的私生活好

像是不怎麼檢點。 

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來當時有幾個女人後，他放棄了。 

「小子，你媽呢？」直接去見人是最快捷有效的辦法。 

陳風慢慢低下頭，一臉哀傷。 

陳空又嚇一跳，「你可別說死了！」 

「走了。」陳風沒好氣地說：「家裡窮，她一個人養不起我，然後又來了個闊老

闆要養她，不過不能帶我這個拖油瓶，她就扔下我跟那個男人走了。」 

小孩說得很豁達，讓陳空佩服不已，只不過— 

「什麼！那臭女人扔下你自己跟人跑了！」他一掌拍在桌面上，吼了一聲，嚇跑

了好幾個來買早餐的人。 

他心裡冒出來的念頭是：竟然敢拋棄我陳空的兒子！ 

陳風卻無所謂地說：「不錯了，她到現在只拋棄了我幾天，你已經拋棄了我十年

了。」 

這句話的效果簡直是一箭穿心。陳空捂著胸口，覺得那裡被刺出一個血淋淋的大

洞。 

怒火暫時平息。 

「她—她走了之後，你怎麼過的？」陳空問。 

「就這麼過嘍。找到吃的就吃，找不到就餓著。」 

「鄰居都沒有管你？」 

陳風一聳肩，「沒鄰居了，沒錢交房租，早就被趕出來了，今天出來找點吃的，

正好看到你，我在我媽的照片裡見過你，跟現在差不多—」 

陳空沒心思去為自己跟十年前差不多而欣喜，「意思就是說你已經流浪好幾天

了？」他介意的是這個。 



陳風沒說話，點點頭，用手背揉了揉鼻子。 

聽到這裡，陳空有種衝上去狠狠抱住這孩子的衝動了。好好一個孩子，居然被逼

成這樣！ 

雖然陳空平時看起來很狠的樣子，其實他心很軟。此時他早就忘了要證實陳風是

不是他兒子的事了，站起來掏出錢放在桌上，他拉起孩子的手。 

「走！我們先回家。」兩人正要大手牽小手地離開，陳空的手機突然響了。 

他本以為是大明他們找他，拿起來放到耳邊「喂」了一聲，電話那頭傳來韓斂帝

王般的聲音。 

「你在哪兒？」 

這一句問話，把陳空從父子團圓的美夢中驚醒。他突然意識到：難道自己也帶了

個拖油瓶了？ 

「喂？」韓斂的聲音在催促。 

「啊？」陳空回過神，看了看陳風，又急忙移開視線，「我在家。」 

「那我半小時之後過去找你。」說完，電話掛了。 

陳空不知道韓斂今天是發了什麼瘋，說風就是雨。 

那現在—低頭看了看陳風，後者正可憐兮兮地看著他。陳空很鬱悶。平空冒出個

兒子他自己都還沒消化完呢，就得拉著韓斂一起消化了，不知道他會有什麼反

應？ 

而就在這時，有人突然在身後叫了他一聲。 

「陳空？」聲音不是很確定。 

陳空先是一楞，隨後轉身回頭一看，立刻在心裡咆哮。 

方義信！這傢伙是從哪冒出來的 

他今天是走什麼霉運啊！今年沒安太歲嗎？什麼惡事都遇上了？ 

自從上次一別，兩人也差不多有大半年沒見了。 

陳空冷眼打量了下眼前的男人，西裝革履，從頭到腳都整齊得一絲不苟，還戴了

副細框眼鏡，乍看之下挺斯文，和以前一樣，人模狗樣的。 

說起來慚愧，他完全忘了還有這個人的存在。 

雖然他回來沒多久，但日子一直過得很充實，一開始除了跟韓斂在一起之外，還

得應付他那些兄弟，現在不跟韓斂纏那麼緊了，又忙著開公司的事，整個人暈頭

轉向，好不容易今天能悠閒些，又跳出來個兒子讓他辨別真假，他還沒喘口氣，

方義信又像鬼一樣冒出來了。 

「果然是你—」上下打量了陳空一遍，方義信揚起嘴角，好像在為自己的眼力自

豪。 

方義信的車就停在路邊，周圍人來人往，黑色的高級轎車顯得特別突兀，看來是

看到陳空後特意下車過來確認的。不過陳空可不領情。 

「嗯！就是我。怎麼了？」開口還沒說幾句話，陳空就露出不耐煩的表情。看來

他真是沉浸在「溫柔鄉」裡太久了，連這個仇人都忘記了，真是「生於憂患死於

安樂」！ 



他的表情加語氣，意思明顯就是「我討厭你，你快給我走人」，不過方義信對這

種待遇不以為意，或者說早已習慣。第一次和陳空見面時，他也是正眼都沒看過

他。 

他往前走了幾步，站到陳空面前，仍然笑容滿面，這個笑容外加他背地裡幹的那

些事，絕對是「笑面虎」的最佳詮釋。 

「早就聽說你回來了，沒想到還會在這裡碰到。真是巧—」說完，還深深看了他

一眼。 

陳空心想：我回來還得跟你報告一聲？聽說？你聽誰說的？ 

「是啊！」他動了動嘴角，扯出一抹冷笑，「我也沒想到，怎麼還會見到你。」

真是出門沒看黃曆。 

不是他絕情寡義，而是方義信幹的那些好事，讓他沒當場甩一耳光上去已是給他

面子了。不然要是讓他那幫兄弟看到，這姓方的小子今天至少得留下一條手臂。 

不過上次要不是因為他兄弟們最後沒事，他也不會讓對方今天還能站在他面前，

早就拚了命跟方義信同歸於盡了。 

方義信聽出他話中的意思，也沒說什麼，只是微微一笑。過去的事已經過去，現

在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了。 

只不過他這一笑，在陳空眼裡就代表兩個字：裝蒜！ 

方義信視線一掃，看到躲在他身後的小孩，陳風整個人藏在陳空身後，只露出小

半顆腦袋。從剛才開始就一聲不吭，只是一雙眼睛在方義信身上不停打轉。 

「他是—」方義信挑了下眉，打量著陳風。 

陳空嘴一撇，「我兒子。」 

方義信楞了下，語氣裡除了驚訝還是驚訝，「你兒子？」 

「怎麼？我不能有兒子？」陳空惡聲惡聲地問。 

方信義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陳風，又問了句，「你生的？」 

這話問得有水準，陳空答是也不對，答不是也不對，最後回了句，「你什麼意思？」 

「呵呵。」方義信歉然一笑，「沒什麼，只是沒想到你會有兒子。」 

陳空嘴一咧，皮笑肉不笑地說：「當然，我又不是不育。」 

方義信還沒說話，陳風就「噗」的一聲笑了出來，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不育」

的意思，讓陳空一陣尷尬。 

看來以後說話得注意點了，現在的小孩子懂太多了。 

這時方義信又問了句，「怎麼以前沒見過他？」 

陳空皺了皺眉，「你不覺得自己管太多了嗎？」 

「他知道了嗎？」不過突如其來的一問，真讓陳空楞住了。方義信口中的那個

「他」，誰都明白是誰。 

見他這麼一楞，方義信已經確定了答案。 

像是偷了腥的貓一樣，方義信笑咪咪的又往前走了一步，和陳空的距離近到不能

再近了。 

「你沒讓韓斂知道？」 



「關你什麼事？」陳空很快恢復，揚起下巴瞪著他。 

方義信笑意漸濃，上半身稍稍向前傾了一些，湊近他說：「別怪我沒提醒你，韓

斂這個人，眼裡容不下一粒沙子。他的東西只要髒了一點點，哪怕再喜歡，也會

毫不猶豫地扔掉—」 

方義信是還想再說下去的，只是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被陳空一口打斷，「關你屁

事！」 

直起身體，他若有所思地盯著陳空。 

只見對方冷冷一笑，諷刺地說：「恐怕你就是被扔掉的那個吧！」 

方義信眉頭一皺。 

「方義信，你敗類也好、人渣也罷，我都不管！但我他媽的最看不慣你這副瞭解

韓斂一切的德行！擺明了想告訴全世界你跟他有一腿，還裝得一副高深莫測的樣

子，呸！」 

第二次痛罵「方敗類」，陳空仍然找不到痛快的感覺，也懶得再跟他廢話，低頭

扯了扯陳風的手，「走！跟爸爸回家！」 

然後兩人很有默契地轉過身，陳空邊走邊用教育小孩的口吻說：「記得！以後在

外面碰到這樣的人千萬別跟他說話，都是壞人！」 

陳風眨了眨眼，揉了揉有點髒的小鼻子，沒說什麼。 

 


